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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著名杂文家严秀先生
写过一篇杂文———《论“数蚊子”》，
文中对机关下发公文通过“数蚊子”
考核工作业绩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尖
锐批评。近日出差几天，回来后翻阅
积压的报纸，竟然在5月24日的《参
考消息》上看到一则“限苍蝇”的报
道。

报道称，《北京市主要行业公厕
管理服务工作标准》作出规定，“要确
保每间公厕中的苍蝇数量不超过两
只。”“数蚊子”的故事过去了将近60

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又出
台了“限苍蝇”的措施，也算是与时俱
进了。

浏览几天前各界对此事的反映，
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尽挖
苦、讽刺之能事。有的谈及“苍蝇编
制”。网友们调侃道：“北京的苍蝇愤
怒了！请问：‘凭什么南昌公厕的苍蝇
可以有三个编制，我们北京就两个？’
南昌苍蝇瞥了一眼：‘谁让你们北京
的户口那么贵啊！’海南苍蝇听后哭
了：‘我们那里房地产太贵，所以是零
编制，连名额都木有啊！’”有的提议，

不仅要限制苍蝇数量，更要限制苍蝇
性别，只有这样才能让苍蝇断子绝
孙。因此，“这两只苍蝇不能为一公一
母。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该搬入公厕办
公。”相比之下，“南京的苍蝇是中国
最具幸福感的苍蝇”，因为南京给了
苍蝇5个编制。

有的提议设立“苍蝇禁飞区”。
“厕所先生说，北京需要‘苍蝇禁飞
区’。”“厕所先生”是指世界卫生组
织(WHO)的创始人杰克·西姆，他因
致力于全球厕所卫生而赢得了这个

“昵称”。两只苍蝇并非什么高标准，
西姆先生建议道，“一只苍蝇都没
有”才是干净厕所的唯一标准。似乎
北京两只苍蝇的标准与“苍蝇禁飞
区”的要求还有距离。网友报道：“受
北京公厕苍蝇限养两只的影响，北
京苍蝇纷纷离开北京，赶赴津、冀、
豫、鲁、东北以及农村的广阔天地去
发展。”更有网友突发奇想：“苍蝇王
国发布紧急命令，采取战略性转移，
放弃厕所大本营，除两只在厕所留
守外，化整为零，转移到餐厅、酒店、
超市、肉铺、菜市场等场所。”

媒体与网友的讽刺、挖苦、玩
笑，让人忍俊不禁，却不由得想起关
于官场现状的严肃课题。官场弊端，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秽政，如
贪贿财色之类；二是乱政，如蛮干强
拆之类；三是惰政，如尸位素餐之
类。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市出台的这
项标准显得极其不周延、不严谨，可
谓尸位素餐之典型。比如说，标准只
强调了公厕苍蝇不超过两只，却并
未明确是活苍蝇还是死苍蝇；又比
如，如果本公厕苍蝇恰好两只，对它
们如何对待却无规定，是与它们和
谐相处还是对它们置之不理？再比
如，如果公厕管理方声称，本公厕

“原住蝇”只有两只，其余均为“到此
一游”的“外来蝇口”，又当如何鉴
定？还比如，标准只限定苍蝇不得超
过两只，那么，苍蝇的子孙算不算苍
蝇？苍蝇的幼虫如何清点与计算？苍
蝇配额已定，配套措施若何，是否也
要领导带头、齐抓共管，是否也要严
格验收、奖惩兑现？至于灭蝇经费如
何保证，更是不着一字。

严秀先生当年批评“数蚊子”事

件，引用了列宁批判官僚主义的大段
言论。然而，时移世易，随着苏联真相
的揭露，随着革命信念的淡化，这样
的批评已是隔靴搔痒。在现代化与信
息化社会里，一些官员出行有汽车，
上楼有电梯，办公有网络，似乎“官员
不出门，可知天下事”了。其实不然，
相当一些官员的思想感情、行为方
式，早已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基层、脱
离了实际，他们整天灯红酒绿、养尊
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等级授
职制的保护之下，任何可能为这个机
构带来利益的事情，他们都会极力钻
营(比如审批收费)；任何对这个机构
无利可图的工作，他们都会置若罔闻
(即使是本职工作)；任何有损于这个
机构利益的事项，他们都会百般抵制
(包括改革)。为了显示这座庙宇的存
在，为了彰显这位庙祝的神通，他们
也会偶尔显灵，吸引香火，那就是下
发一些不着边际、脱离实际、劳民伤
财、事倍功半的指令、标准与通知。

“数蚊子”是旧话，“限苍蝇”是新例，
体制不改革，旧话、新例难免雷同，区
别只在于“蚊子”与“苍蝇”之不同。

星期天的上午，在美国普林斯
顿的纳索街和华盛顿街交叉的十字
街口，红灯亮着，斑马线前的便道
上，站满了行人。因为街的对面就是
个教堂，要到教堂去过礼拜的人很
多。平日里清静的普林斯顿，一下子
熙熙攘攘热闹了起来。

看到街对面的红灯变成了一个
白色行走的小人时，人们正要过马
路，忽然看见一排自行车拐到了斑马
线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转头看着这一排自行车。说是一排，
就是四辆，是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
骑车过马路，因为是三个孩子，父亲
为了安全，要带着孩子们走斑马线。

看那三个孩子，大的是个男孩，
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另外两个是女
孩，各有八九岁和五六岁。父亲骑着
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哥哥骑着一辆蓝
色的自行车，姐姐的车是银灰色，小
妹妹的车是红色的，三个孩子又分别
戴着蓝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头盔，
一列排开，花朵般盛开，煞是鲜艳。俊
朗的父亲带着三个漂亮可爱的孩子，
一幅天伦之乐的图画，很是惹人怜
爱，难怪那么多人把目光如聚光灯一
样，温柔地洒在他们的身上。

就在他们骑车要过马路的时候，
我看见骑在最后面的小妹妹，一时没
有将自行车蹬起来。她的个子小，却
和姐姐骑一样大小的车，显然和自行

车不大成比例，屁股没有坐上车座，
脚蹬不起车蹬子，车摇摇晃晃，她很
是着急。父亲叫哥哥姐姐停下来，自
己回转身把小妹妹扶上车座，又把车
把扶正，一起向前骑去。由于耽搁了
时间，当他们快要骑到十字街口中间
的时候，指示灯变成红色了。一辆已
经拐过弯来的小轿车停了下来，等候
他们迤逦而去，而紧接着一辆黑人驾
驶的白色越野车，车速过快，拐过弯
来没有想到前面的车突然停住，只好
来了个急刹车，响亮的刹车声有些刺
耳，车头和前面车的车尾只差几厘
米，却有惊无险地戛然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司机没有任何的
抱怨，只看见两位司机探出头向这
一列过马路的自行车微笑着招招
手。或许，这只是这个星期天上午一
件很平常的事情，十字路口，总要发
生一些故事的。对于我，却感到几分
新奇，新奇的不在于司机的礼让和
路人的友善，更在于一个父亲敢于
带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在车水
马龙的大街上骑自行车。这在北京
或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里，是绝对
看不到的情景。莫要说独生子女的
时代已经很难看到拥有三个孩子的
父亲了，即使真的能够看到拥有三
个孩子的父亲，也很难看到有这样
勇敢的父亲。我们的马路可以越修
越宽，但越来越多的汽车，越来越难

以建立起来的汽车文明，让很多汽
车成为身份的证明，可以横冲直撞，
可以肆无忌惮地抢红灯、和行人争
路，让在十字街口等候过马路的大
人都心惊胆战，谁还敢带着三个孩
子骑着自行车横穿十字街口？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汽车司
机，我们的父亲，缺乏了这位美国父
亲的勇敢，其实是更缺乏这样的责
任心。我们的父亲，更愿意自己开车
带着孩子去兜风，即使自己不开车，
也要坐一辆出租车去游玩。我们的
孩子的自行车，一般是放在家里或
幼儿园里，成了玩具或是锻炼身体
的器械，而不再是交通工具。因此，
在北京，我会看到孩子和狗一起坐
在小汽车里将头探出车窗或天窗，
然后看见汽车一溜烟儿飞驰而去，
却看不到这样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
子穿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而所有
人都会保护他们的温馨情景。

就在我站在十字街口走神的时
候，那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已经穿过马
路，拐到街的另一侧，飞快地骑走了。
我看到那个小妹妹撅着小屁股、蹬着
小腿骑车紧紧追赶她的哥哥和姐姐
的样子，看见父亲骑在最后面像老鹰
展开羽翼守护着他的鹰雏的样子，如
一条彩虹在荡漾。

这时候，街对面的教堂正响起
了晨祷悠扬的钟声。

时下正值考试季。有考试，
就有作弊。作弊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就有人在女孩子的丝袜
上打主意。网上有图片为证，说
身材修长的美丽女子在考场上
作弊，方法是把小抄卷到丝袜
里。监考的老师如果是男性，往
往投鼠忌器。有生活经验的男
人都知道，女人有时候惹不起。
这个“有时候”，指的是当对方
可能会指斥你“耍流氓”而实际
上是她在“流氓耍”的时候。一
个妙龄女孩子，为了考试，拼上
了自己修长的大腿。这种人，心
比黄蜂的尾巴都狠。遇到这种
事情，男老师或者会旁敲侧击，
或者会摇头走开罢了。

作弊的方式很多，其中最
有效的，大约是摆平主考。无论
古今，只要摆平主考，提前知道
试题，那考试就容易多了。

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
提到，他的祖父周福清因为乡试
作弊的缘故，几乎被砍头——— 光
绪十三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
殷如璋。殷与周早年同时考中进
士，是老朋友。有了这层关系，周
福清就考虑如何为孩子以及亲
戚的孩子走走门子、通通关节，
于是，他让仆人拿了一万两银子
的银票去找殷如璋。

当时殷正与其他考官在客
厅里谈话，看到周家的仆人，心
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殷如
璋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
信放到了桌子上，继续聊天。让
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周家
的仆人是个二百五。这个没见
识的下人在门外等了很久，最
后不耐烦了，他大声嚷嚷道：

“此乃关银钱的大事，怎能不写
个收条呢？”当着这么多人，殷
如璋恼羞成怒，于是当众拆开
信件。事情的结局是：鲁迅的祖
父被关进大牢，判了斩监候。至
此，周家开始败落。

古代科考，弊案层出不穷。
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主考
官、副主考等人勾结权贵、收受
贿赂，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
阅试卷，照着事先拟定好的名
单决定录取与否。发榜后，大批
考生集体到文庙的孔孟塑像前
哭吊。事情闹大了，顺治勃然大
怒，在查实以后，将七名考官处
斩，他们的家产悉数抄没，妻子
流徙尚阳堡。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和今
天的高考区别较大。唐人笔记
中记载，有人参加科举考试，从
黑发考到白发，两鬓苍苍仍不
死心。其中有一位，流落长安参
加考试二十多年，因为屡屡落
榜，没脸回家。到他中进士的那
一年，家人得到的消息是他已
经死了，于是，一家人在老妻的
带领下哭哭啼啼到长安寻找他
的尸骨。在路上，却意外地遇到
了金榜题名后到外地任职的
他，一瞬间，悲喜交集。

科举考试也罢，今天的高
考也罢，都牵涉到个人的前途
与家庭的命运。所以，在如何保
证考试公正这件事上，都费尽
心机。其中，最残酷的手段莫过
于严刑峻法，从主考开始杀起，
试图通过流血来保证考试的纯
洁。尽管效果或许并不如想象
的好，但，也确实树立了一种共
识：考场的安全马虎不得。

随着科技的进步，作弊的
方式层出不穷。2000年前后有媒
体转载消息称，台湾高考，有学
生戴无线耳机进入考场。当时
觉得稀奇，但一年后内地的媒
体上就有了类似的新闻。相信，
随着技术的进步，作弊的手段
还会越来越多，反作弊的手段
也同样越来越高超。考场内外
的屏蔽仪器、各种电子侦察手
段，都在上演着猫与老鼠的传
统叙事。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
丈？每一年的高考都让人产生
读侦破小说的刺激感受。

作弊

旁观者说

□冯磊

论“限苍蝇”
世相辣评 □安立志

指人为“狗”或说“人不如狗”，
通常是对人的污辱，谁都不愿接受。
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其所作所
为，真的连狗都不如。笔者之所以发
此感慨，盖因看了两则报道。

近日某报上登载了两则反差很
大的新闻。其一说的是广东中山市
的阿坤，坐拥几千万家产却不赡养
老人。当其父到医院看病需车接送
时，他拒绝出车。然而当看到父亲租
别人的车每次付费100元时，他又主
动上门“争买卖”，送父亲一趟照收
100元车费……其二说的是四川自
贡市王女士家养的一只小狗，当王
女士的母亲在世时，这只小狗与老
人相依为命，以其忠诚、温驯、体贴
给老人带来莫大的安慰和快乐。今
年3月老人因病去世，这只小狗一直
眼泪汪汪地守在老人床边，不吃不
喝，绝食16天后也随老人而去……

应该说，以上事例并非个别。当
今社会，不孝敬老人以至虐待老人
的现象，各地并不鲜见；而义犬忠于
职守，以身护主、救主的事也时有发

生。两相比较，美丑分明。说不孝之
人不如狗，于事于理，都不算过分。

那么，为何受过教育(尽管受教
育的程度不同)、比狗“文明”的现代
人，其行为反不如未受教育、处于野
蛮状态的狗呢？这还应从老祖宗那
里说起。作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
类，本来是具有一些跟其它动物相
同的原始美德的，比如敬老爱幼、忠
诚守信等，这都是人的底线道德的
基础构件。但随着人类的进化，这些
原始美德却在有些人身上退化、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恶
劣品性。而一些未曾进化的动物如
狗、马、牛等，反倒将这些美德保留
了下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人与动
物便会产生巨大的行为反差，从而
出现“人不如狗”这样怪异的社会现
象。

“人不如狗”现象的存在，是对
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它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我们道德教育的相对滞后
和教育方式的偏颇失当。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
党和政府是比较重视道德教育的。
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八
荣八耻”……这些行之有效的教育
活动，对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然而不可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我们的道德教育存在口号
化、形式化、脱离实际、盲目浮夸等
毛病，道德目标定得高不可攀，却把
一些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弃如敝屣。
比如，我们曾大力提倡“公而忘私”、

“忘我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等道德精神，却忽视了对年轻人进
行孝敬老人、诚实守信、仁慈友爱等
最基本的道德教育，甚至将一些传
统美德当成封建糟粕进行批判。这
样一来，一些人连最基本的道德修
养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具有“共产
主义道德”？因此出现道德滑坡，一
些丑恶社会现象泛滥成灾，也就不
足为怪了。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若
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
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

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
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
千年历史的最低道德低谷……”(张
远山：《过高的道德标准导致道德的
滑坡》)更有甚者，一些贪官还把高
标道德当做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台
上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背
地里却连不贪不沾的基本道德都不
讲，大肆贪污盗窃、索贿受贿……这
一切，都进一步说明一些高标道德
的不切实际和加强底线道德教育的
重要意义。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反对
高标道德，更不是否定“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等伟大精神，只想对德育
教育的决策者们进一言：高标道德
是不能凭空建立的，它必须建立在
底线道德的基础之上。要培养具有
共产主义道德的新人，必须下大力
气从底线道德抓起，否则将事与愿
违。这正如盖楼一样，基础打不牢，
再华美的大厦也建不起来，勉强建
了起来，最终也会坍塌！

从“人不如狗”看道德失衡
沉思默想 □戴永夏

十字街口的父亲

□肖复兴生活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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